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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探讨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并以组织学习理

论为基础，研究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在以上关系中所起的中介效应。 本文以 ３５７ 家企

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所提出的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资
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和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都对产品 ／ 服务创新和工艺 ／ 服务流程创新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同时在以上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在此基础上，本
文基于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提出若干管理建议，以期有助于企业技术创新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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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高新技术产业低端化和传统产业低技术化的模式获得了几十年的高

速发展。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企业正面临着市场全球化、消费者需求多样化和资源约束等国内

外环境的“双向挤压”，原有的双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在此态势下，我国企业唯有依靠技术

创新完成转型升级，才能够建立和巩固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何会涛和彭纪生，２００８［１］；刘善仕等，
２００７［２］）。 在一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全球最具创新力的 ５０ 强企业名单中，华为、腾讯和联想

荣登榜单。 但是，国内绝大多数企业在技术创新上不尽如人意。 根据《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百千万

排行榜（２０１７）》，绝大多数专利集中在少数优秀企业，更多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意愿都较为薄

弱，且国内企业技术创新的整体状况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综观国内这些创新能力强

的企业，除了高额研发经费的投入，企业技术创新的管理制度均致力于深度激发员工的潜能，以实

现更为市场化的创新成效。 毫无疑问，优秀企业技术创新的实现路径亟需在国内得到传播，提升企

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已经成为业界所共同关注的核心课题。
管理实践表明，企业的技术创新离不开员工的创新活动，而员工创新能力的发挥则高度依赖于

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Ｊｉａｎｇ 等，２０１２） ［３］。 基于此，大量研究讨论了传统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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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认为可以通过垂直匹配（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创新战略部署之间的匹配）和
水平匹配（企业内各种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之间的匹配）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刘善仕等，２００７［２］；王
颖和李树茁，２００２［４］）。 尽管这些研究成果斐然，却并未阐释在实现以上两种匹配之后，应如何实

现人力资源管理对外部环境的动态适应。 这种相对静态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推

动作用是短暂的、不可持续的，甚至可能禁锢了“创新基因”的孵化。 因此，迫切需要将动态的“柔
性”模式纳入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框架（尹奎和孙健敏，２０１７［５］；Ｗｏｊｔｃｚｕｋ⁃Ｔｕｒｅｋ 和 Ｔｕｒｅｋ，２０１５［６］ ），实
现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转型升级及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持续驱动作用。

从现有文献来看，整合“柔性”模式与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式主要包括两种：其一，从内容导向视

角出发，提出人力资源柔性这一概念并将其划分为员工技能柔性、员工行为柔性和人力资源实践柔

性三个维度（Ｗｒｉｇｈｔ 和 Ｓｎｅｌｌ，１９９８） ［７］。 尽管这种划分方式受到了部分学者的认可（Ｎｇｏ 和 Ｌｏｉ，
２００８［８］；王永健等，２０１３［９］），但该类研究倾向于讨论柔性化人力资源的特征，而没有指出企业应如何

设计人力资源系统来提升员工的技能柔性和行为柔性（Ｄｅｌｅｒｙ 和 Ｄｏｔｙ，１９９６［１０］；Ｗａｙ 等，２０１５［１１］ ）。 类

似的研究从属性导向视角出发，将人力资源柔性划分为数量柔性和功能柔性（Ｄｅ Ｌａ Ｌａｓｔｒａ，２０１４） ［１２］，
遗憾的是该类研究忽略了人力资源柔性中极为关键的协调性功能（Ｃａｐｐｅｌｌｉ 和 Ｎｅｕｍａｒｋ，２００４） ［１３］。
其二，Ｃｈａｎｇ 等（２０１３） ［１４］基于系统性的管理角度，提出了柔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企业

为了获取和发展员工的多样化知识与技能，以及更快速、有效地调配人力资本而实行的一系列人力资

源管理实践活动。 这一概念在梳理人力资源管理柔性特征的同时，着重探索了如何设计人力资源管

理体系来提升其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Ｗａｙ 等，２０１５） ［１１］。 由此可见，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不仅继承

了前人研究的核心观点，而且较好地将动态的“柔性”模式纳入人力资源管理框架，是能够持续驱动企

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潜在因素。
目前，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截止到目前为止，仅有

Ｃｈａｎｇ 等（２０１３） ［１４］对此进行初步的探索。 该研究表明，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可以通过改善企业的吸

收能力和市场响应能力，促进企业创新。 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郑雅琴等（２０１４） ［１５］ 检验了其对员

工心理契约满足的影响。 尽管 Ｃｈａｎｇ 等（２０１３） ［１４］初步考察了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创新的关

系，但是该研究并没有细分企业创新的类型并对企业技术创新加以关注。 企业创新是一个较为宽

泛的构念，它涵盖了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诸多创新类型，而相同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可能对不同

的创新类型产生差异化的作用。 基于实践需求和理论研究现状，本研究将深入探讨柔性人力资源

管理对企业技术创新（包括产品 ／服务创新和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的影响。
更进一步地，除了 Ｃｈａｎｇ 等（２０１３） ［１４］的研究之外，揭开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技术创新中

介机制的“黑箱”还有更大的探索空间。 技术创新是指企业为了改进其产品、工艺和服务而发明或

创造的新技术（Ｃｈｕａｎｇ，２００５） ［１６］。 企业的技术创新是以组织的知识资本存量为基础，涉及既有知

识的整合利用，以及新知识的吸收和消化（Ｃｈｕａｎｇ，２００５） ［１６］。 由此可见，企业技术创新的过程实际

上也是企业进行组织学习的过程。 其中，对既有知识的整合与再利用是企业的利用式学习，而对新

知识的吸收和消化则是企业的探索式学习（Ｍａｒｃｈ，１９９１） ［１７］。 因此，从组织学习的视角探索企业技

术创新的提升过程，是最契合企业技术创新本质的研究范式之一（Ｎｏｒｕｚｙ 等，２０１３［１８］；林春培等，
２０１５［１９］）。 由于组织学习嵌于企业员工的个体学习之中，员工的知识存储、知识分享以及企业对知

识的调配效率等都对学习效果具有重要影响（陈国权，２００７［２０］；谢洪明等，２００６［２１］ ），而丰富知识资

源、促进组织学习和高效调配知识载体正是柔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管理过程 （ Ｃ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３） ［１４］。 因此，本研究拟从组织学习理论出发，深入探讨企业的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在柔性

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间所起的中介作用，以探索“柔性化”力量如何破解固有的知识

“私有化”困境并带来技术创新驱动力。 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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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本文的研究框架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二、 研究假设

１． 柔性人力资源管理

Ｃｈａｎｇ 等（２０１３） ［１４］将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划分为两个维度：（１）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它是指

企业中有利于获取和发展员工的多样化知识与技能的一系列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活动；（２）协调柔

性人力资源管理，它是指企业中有利于快速、有效地调配和整合人力资本的一系列人力资源管理实

践活动。 其中，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注重提升员工知识与技能的多样化，而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

理则关注对于员工知识与技能的使用和调配，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该研究指出，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有三个方面：一是招募异质性员工，从源头上为企业

引进多样化的知识与技能；二是根据外部环境的需求，为员工提供超出当前岗位的、更为宽泛的培

训内容；三是建立岗位轮换的机制或者拓展员工的工作内容，引导员工承担不同的工作角色和工作

任务（Ｃｈａｎｇ 等，２０１３） ［１４］。 同时，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也有三个方面：（１）充分利用先进的

信息系统，加强对人力资源的储存、定位与调配。 （２）采用团队薪酬和团队绩效评估的方式，引导

团队内部的分享与合作。 （３）实行参与式管理等有机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真正推动企业中的信

息流动、知识分享和资源整合（Ｃｈａｎｇ 等，２０１３） ［１４］。
２． 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指企业通过发明和使用新技术来促进产品、工艺和服务的改进（Ｃｈｕａｎｇ，２００５） ［１６］。
Ｃｈｕａｎｇ（２００５） ［１６］进一步将技术创新划分为两个子创新系统：（１）产品 ／服务创新：它是指企业创造

出新的工业产品或者新的服务产品；（２）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它是指企业创造出新的生产方式或

者服务方式。 已有大量研究表明，企业技术创新取决于员工的创新动机和创新能力，而员工创新动

机的构建和创新能力的发挥则依赖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有效性（蒋建武等，２０１０［２２］；Ｊｅｏｎｇ
和 Ｓｈｉｎ，２０１７［２３］；宋典等，２０１１［２４］ ）。 蒋建武等（２０１０） ［２２］指出，当企业拥有一套有利于丰富知识资

本、推动组织学习和提升知识整合效率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时，将能够有力地推动组织技术创新的

发展。 基于柔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本研究推测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将有利于促进企业的技术

创新。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指出，技术创新是以企业资源为基础的，而员工所拥有的知识与技能是

企业最有价值的资源（蒋建武等，２０１０） ［２２］。 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有利于扩充企业的知识资本存

量，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丰富的知识资源。 其中，异质性员工的招募和跨职能的培训活动有利于丰

富企业知识的多样性，为产品 ／服务创新、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奠定坚实的资源基础。 岗位轮换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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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活动则为员工提供了接触更多工作角色的机会，这不仅有利于拓展企业员工的知识面，而且有利

于引导不同岗位、不同部门员工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刘新梅和王文隆，２０１３） ［２５］。 这种高异质性的

工作团队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企业对于外部环境的感知能力（刘新梅和王文隆，２０１３［２５］；Ｓｈｉｎ 和

Ｚｈｏｕ，２００７［２６］），孕育出更多产品 ／服务创新、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的构思，提高企业进行产品 ／服务

创新、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的能力。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Ｈ１ａ：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对产品 ／服务创新、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环节在于知识共享与知识整合，而知识共享和知识整合往往是以企业员

工为载体的（何会涛和彭纪生，２００８） ［１］。 如何打破员工出于个人利益而将知识“私有化”的困境，
是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所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Ｌｉｎｇ 和 Ｎａｓｕｒｄｉｎ，２０１０） ［２７］。 何会涛

和彭纪生（２００８） ［１］指出，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活动展示了企业对员工的期望，是激励与强化

员工知识共享行为和知识整合行为的重要策略，对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如前所述，协调

柔性人力资源管理旨在通过一系列有效的调配活动来加强对员工知识的整合 （ Ｃ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３） ［１４］。 这种管理活动不仅为员工提供了更多接触新任务或新同事的机会，为员工的知识分享

和知识整合搭建了良好的平台，而且有利于提高员工对团队与其自身工作的认可，进而激发员工进

行知识分享的意愿。 在此情形下，企业的技术创新毫无疑问地将得以提升。
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团队薪酬和

团队绩效评估的管理方式可以从制度上强化员工共享知识的意愿和动机，带动员工隐性知识的流通与融

合，进而激发员工的创意（安智宇和程金林，２００９）［２８］。 其次，参与式管理等有机的人力资源策略有利于

构建企业与员工之间的信任关系，提高员工为企业产品 ／服务创新、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献言献策的责任

心与主动性（刘新梅和王文隆，２０１３［２５］；Ｃｈｅｎ 和Ｈｕａｎｇ，２００９［２９］）。 同时，合理授权有利于促进员工或团队

自主进行创新“试错”，推动产品 ／服务、工艺 ／服务流程创意的实现（安智宇和程金林，２００９）［２８］。 最后，先
进信息系统的使用不仅有助于企业进行人力资本的存储、获取和调用，提高企业对内部知识的整合效率，
同时还可以促进非正式网络的形成，驱动企业内部隐性知识的交流、共享和整合（Ｃｈａｎｇ 等，２０１３）［１４］，进
而推动产品 ／服务创新能力和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能力的提升。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Ｈ１ｂ：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对产品 ／服务创新、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３． 组织学习的中介作用

（１）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学习。 Ｍａｒｃｈ（１９９１） ［１７］将组织学习划分为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

学习。 探索式学习是指企业通过全方位的搜索、实验与创新，获得与现有能力、技术、范例等不同的

新知识；利用式学习是指企业对既有能力、技术与范例等的再开发（Ｍａｒｃｈ，１９９１） ［１７］。 组织学习理

论指出，推动组织学习的因素包括企业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杨建锋和王重鸣，２０１０） ［３０］。 尽管

外部因素对组织学习的影响是不容忽略的，但该情境下的组织学习更多的是一种适应性行为（杨
建锋和王重鸣，２０１０） ［３０］。 内部因素是指企业中有利于推动组织学习的条件与管理实践活动，它是

企业的一种主动性行为，具有较强的可控性和可操作性（Ｇｏｈ 和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１９９７） ［３１］。 因此，对影响

组织学习的内部推动因素进行探索往往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陈国权（２００７） ［２０］指出，组织学习嵌入于成员的个体学习之中，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活动可以通

过改善企业成员的学习动机、学习能力和学习机会，进而提升组织学习的效果。 因此，要想建立一

整套有利于推动组织学习的管理方法，关键是要做好对人的管理（陈国权，２００７） ［２０］。 这引起了学

者们对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与组织学习关系的关注（何会涛和彭纪生，２００８［１］；安智宇和程金林，
２００９［２８］）。 随后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是一对需要平衡的矛盾体，任何一种

学习模式的滞后都将对企业造成损失，然而二者依赖于不同的信息资源，实现这种平衡对企业的人

力资源管理是一种挑战（邱伟年等，２０１１［３２］；Ｓｉｍｓｅｋ 等，２００９［３３］）。 如前所述，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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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如何动态地丰富人力资本池的同时，强调对人力资本的有效协调。 因此，柔性人力资源管理极

有可能共同促进企业的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为二者的平衡提供一种新思路。
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有助于同时提高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 首先，组织学习理论指出，探

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是以知识为基础的（Ｍａｒｃｈ，１９９１） ［１７］。 但二者所需要的知识类型有所不同。
探索式学习的内容为企业外部的新知识，利用式学习的内容则为企业的既有知识（Ｍａｒｃｈ，１９９１） ［１７］。
如何利用一套管理体系同时满足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对知识资源的要求，一直是理论界与实务

界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如前所述，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主张根据外部环境的动态性来设计企业的

培训体系，在深化员工专业知识水平的同时，利用跨职能培训活动来拓展员工的认知多样性（Ｃｈａｎｇ
等，２０１３） ［１４］。 这不仅有利于深化企业的既有知识，而且有利于为企业输送新鲜的知识资源。 首先，
持续的培训活动有助于在企业中形成一种积极的学习氛围（安智宇和程金林，２００９） ［２８］，提高员工对

于组织学习的承诺（于海波和郑晓明，２００９） ［３４］，促进企业的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 其次，异质性

员工的招募是企业引入新知识的重要手段，为探索式学习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最后，岗位轮换的管

理活动不仅有利于引导员工将既有知识应用到不同工作领域中，促进利用式学习，而且有利于引导不

同岗位、不同部门的员工主动地分享新知识，推动探索式学习。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Ｈ２ａ：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对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根据组织学习理论，组织学习是建立在企业成员个人学习的基础上，但它绝不是个人学习的简

单叠加（Ｍａｒｃｈ，１９９１［１７］；林筠和王蒙，２０１４［３５］）。 企业成员通过个人学习将环境中的信息处理成个

人的认知、技能和价值观等，形成个人层面的知识体系（林筠和王蒙，２０１４） ［３５］。 但由于企业成员不

断地流动与更迭，只有将个体知识在企业中进行分享、解释和记忆，才能使成员的知识形成企业知

识（于海波和郑晓明，２００９［３４］；Ｈｕｂｅｒ，１９９１［３６］ ）。 因此，知识分享是个人学习升华为组织学习的关

键环节，也是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组织学习的核心管理过程（Ｈｕｂｅｒ，１９９１） ［３６］。
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重点关注了对人力资本的调用与协调，这有利于促进企业内部的知识

分享，进而推动企业的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１）参与式管理等有机的管理方式驱使员工以

“主人翁”的心态积极分享个人的信息、技能和策略。 这不仅能加强企业对既有知识的利用，而且

有利于强化员工的心理安全感和对企业的情感承诺，提高员工探索新知识的意愿（刘新梅和王文

隆，２０１３） ［２５］。 （２）团队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能够激发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动机。 这有助于

引导团队成员互相交流既有知识，驱使团队成员将搜索到的独特知识进行共享（林筠和王蒙，
２０１４） ［３５］，为企业的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提供充裕的知识来源。 （３）信息系统的使用帮助企

业更好地掌握员工的专长分布，以便更有弹性地组合与开发既有的人力资本（Ｃｈａｎｇ 等，２０１３） ［１４］。
同时，信息系统有利于企业缩减信息检索的时间，提高企业成员之间分享与交流的效率，为探索式

学习创造便利的条件。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Ｈ２ｂ：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对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２）组织学习与企业技术创新。 随着组织学习的进行，企业不断地加强对既有知识的整合与

利用，并持续地积累新的知识与洞察力，这对于企业的产品开发、技术引进和流程改进等具有重要

意义（Ｎｏｒｕｚｙ 等，２０１３［１８］；许晖和李文，２０１３［３７］）。 因此，组织学习经常被视为是企业创新最为关键

的基础与前提（曾萍，２０１１） ［３８］。 Ｈｕｌｔ 等（２００４） ［３９］研究发现，组织学习不仅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的

构思阶段，而且有利于推进其执行阶段。 此外，谢洪明等（２００６） ［４０］基于中国企业情境的研究发现，
组织学习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基于此，本研究推测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

有可能促进企业的产品 ／服务创新和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但由于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所侧重

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有所不同，因而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如前所述，探索式学习是企业对新知识的搜索、获取与实验（Ｍａｒｃｈ，１９９１） ［１７］。 探索式学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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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企业从外部环境中吸收差异化、多样性和稀缺性的知识，更新企业既有的知识库（林春培和张

振刚，２０１７） ［４１］。 这种学习方式在企业技术创新的前期阶段是极其关键的（林春培和张振刚，
２０１７［４１］；邱伟年等，２０１１［３２］）。 它有利于企业突破既有知识的“禁锢”，快速识别、创建和发展有价

值的知识，利用先发优势，寻找或创造有利于产品 ／服务创新和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的机会（邱伟年

等，２０１１） ［３２］。 同时，Ｍａｒｃｈ（１９９１） ［１７］指出，探索式学习具有搜索、实验、创新等突出的特征，本质上

就包含了大量的创新工作。 由于企业在探索式学习中所面临的问题往往是前所未有的，既没有可

以演绎的知识基础，更没有标准答案可言。 因此，在处理探索式学习出现的问题过程中，企业会不

断迭代出新的解决方法和技术（潘松挺和郑亚莉，２０１１） ［４２］。 基于此，企业在探索式学习的过程中

极有可能孕育出大量的产品 ／服务创新和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Ｈ３ａ：探索式学习对产品 ／服务创新、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利用式学习则着重强调企业参照既有流程，通过对知识的整合和再开发以提高工作效率

（Ｍａｒｃｈ，１９９１［１７］；胡文安等，２０１７［４３］）。 利用式学习不仅包括了对既有知识的重组，而且包括对探

索式学习所获取的新知识与既有知识的整合、吸收与利用（林春培和张振刚，２０１７） ［４１］。 因此，利用

式学习能够在企业技术创新的中后期发挥巨大的作用（林春培和张振刚，２０１７） ［４１］。 一方面，通过

对既有技术、能力和惯例的重组与整合，企业能够实现对既有产品 ／服务和工艺 ／服务流程的优化，
实现渐进式创新（许晖和李文，２０１３［３７］；胡文安等，２０１７［４３］ ）；另一方面，利用式学习能够提高企业

对新知识的利用效率，加快技术创新的进展。 通过利用式学习，企业能够将所获取的新知识融入到

既有的知识体系中（Ｍａｒｃｈ，１９９１［１９］；胡文安等，２０１７［４３］）。 这有利于加快企业对新知识的消化和吸收，
以更全面的视角探索最有利于推动产品 ／服务创新和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实现的途径（林春培和张振

刚，２０１７） ［４１］。 从这一角度来讲，利用式学习是对探索式学习中所获得的知识的内部化和应用，是促

进新知识转化为产品 ／服务创新和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的重要途径。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Ｈ３ｂ：利用式学习对产品 ／服务创新、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是组织学习的两种模式，同时也是组织学习理论中的核心概念

（Ｄｅｌｅｒｙ 和 Ｄｏｔｙ，１９９６） ［１０］。 根据前文对柔性人力资源管理、组织学习以及技术创新的理论推演可

知，柔性人力资源管理是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的重要推动因素，而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则

进一步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关键的促进作用。 因此，以组织学习理论为基础，基于假设 １ ～ ３ 的

分析，本研究进一步推论：企业的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极有可能在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技

术创新的关系间起到重要的链接作用。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Ｈ４ａ：探索式学习在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和产品 ／服务创新、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和工艺 ／

服务流程创新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
Ｈ４ｂ：利用式学习在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和产品 ／服务创新、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和工艺 ／

服务流程创新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
Ｈ５ａ：探索式学习在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和产品 ／服务创新、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和工艺 ／

服务流程创新的关系中都起着中介作用。
Ｈ５ｂ：利用式学习在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和产品 ／服务创新、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和工艺 ／

服务流程创新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

三、 研究设计

１． 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样本数据来自于问卷调研。 样本企业来源于福建省、贵州省、湖北省和江苏省四个省

份，集中于制造业和部分服务业。 由于问卷中涉及到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组织学习和技术创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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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因此调研对象是较为了解企业整体情况的高层管理人员。 具体而言，本研究参照已有的研究方法

（陈建勋等，２００９［４４］；简兆权等，２０１０［４５］；吴隆增和简兆权，２００８［４６］ ），在每个公司中随机选取一名高层

管理人员作为调研对象。 本次调研问卷的发放综合了现场调研、信函和电子邮件这三种形式。 为了提高

调研的有效性，本研究在发放问卷之前首先对样本企业的负责人进行详细解释，以获得对方的支持。 在

问卷发出之后，本研究及时解答填写人员存在的疑惑，并确保每份问卷都能在发出两周之后回收。
本研究共发放了 ６５０ 份调研问卷，实际回收了 ４７５ 份。 经过质量筛选，共得到 ３５７ 份有效问卷

（７５ １６％的回收率）。 最终样本企业以民营企业为主，占样本的 ５９ ６７％ 。 企业所在行业主要集中

于制造业，占样本的 ７０ ８７％ 。 企业成立年数以 １０ ～ ２０ 年和 ２０ 年以上居多，分别占样本的

３５ ０１％和 ３５ ０２％ 。 企业总人数以 １０１ ～ ５００ 人和 １００１ 人及以上居多，分别占样本的 ３５ ０１％ 和

３３ ０５％ 。 样本企业的分布如表 １ 所示。 同时，本研究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子检验方法检测可能存在

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未旋转的第一因子的解释方差低于 ５０％ 。 这说

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表 １ 样本分布

样本性质
数量

（家）
百分比（％） 样本性质

数量

（家）
百分比（％ ）

企业成立

年数

企业

性质

０ ～ １０ 年（包括 １０ 年）

１０ ～ ２０ 年（包括 ２０ 年）

２０ 年以上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１０６

１２６

１２５

１０４

２１３

４０

２９ ６９

３５ ２９

３５ ０２

２９ １３

５９ ６７

１１ ２０

企业总

人数

企业所在

行业

１００ 人及以下 ６５ １８ ２１

１０１ ～ ５００ 人 １２５ ３５ ０１

５０１ ～ １０００ 人 ４９ １３ ７３

１００１ 人及以上 １１８ ３３ ０５

制造业 ２５３ ７０ ８７

服务业 １０４ ２９ １３

　 　 注：Ｎ ＝ ３５７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 变量测量

柔性人力资源管理：采用 Ｃｈａｎｇ 等（２０１３） ［１４］的量表，包括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和资源柔性

人力资源管理。 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为六个题项，示例问题如“公司采用团队为基础的薪酬体系

以实现员工之间快速而有效的协调”。 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为五个题项，示例问题如“本公司提供

多种培训课程来使员工获得多种工作技能”。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分别为 ０ ８７ 和 ０ ８５。 柔性人力资源

管理的二因子模型拟合情况较好（χ２（ｄｆ ＝４３） ＝１０１ ５２，ＴＬＩ ＝０ ９６，ＣＦＩ ＝０ ９７，ＲＭＳＥＡ ＝０ ０６）。
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采用 Ｚｈｏｕ 和Ｗｕ（２０１０） ［４７］的量表，包括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

探索式学习为五个题项，示例问题如“公司注重学习与开发在陌生领域（没有现成经验）的创新技

能”。 利用式学习为五个题项，示例问题如“公司会及时更新与成熟产品相关的现有知识”。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分别为 ０ ８４ 和 ０ ８６。 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的二因子模型拟合情况较好（χ２

（ｄｆ ＝ ３４） ＝ ７９ ５７，ＴＬＩ ＝ ０ ９７，ＣＦＩ ＝ ０ ９７，ＲＭＳＥＡ ＝０ ０６）。
技术创新：采用谢洪明等（２００７） ［４８］的量表，包括产品 ／服务创新和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 产品 ／

服务创新为五个题项，示例问题如“本公司推出的新产品 ／服务总是领导产业发展的方向”；工艺 ／
服务流程创新为三个题项，示例问题如“本公司经常引进一些可以改善产品工艺 ／服务流程的新技

术”。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分别为 ０ ８６ 和 ０ ８３。 技术创新的二因子模型拟合情况较好（χ２（ｄｆ ＝ １９） ＝
５５ ５９，ＴＬＩ ＝ ０ ９６，ＣＦＩ ＝ ０ ９８，ＲＭＳＥＡ ＝０ ０７）。

控制变量：本研究将企业行业、企业性质、企业成立年数和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 企业行业

为虚拟变量，０ 表示制造业，１ 表示服务业。 企业性质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三种类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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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并处理成虚拟变量。 企业成立年数使用企业实际的成立时间。 企业规模则为以 １０ 为底的企业

总人数，即企业规模 ＝ ｌｎ（企业总人数）。

四、 实证分析

１． 效度分析

（１）潜在变量的效度分析。 本研究利用 ＡＭＯＳ ２１ ０ 检验六个潜变量的收敛效度，分析结果详

见表 ２。 由表 ２ 可知，六个潜变量中每个题项的标准化载荷均处于 ０ ５０ ～ ０ ９５ 的可接受范围内；组
合信度（ＣＲ）均大于 ０ ７０ 的临界水平；平均萃取方差值（ＡＶＥ）也均大于 ０ ５０ 的临界水平。 这表明

六个潜变量都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表 ２ 效度检验

变量 题项 标准化的载荷 ＣＲ ＡＶＥ

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

题项 １

题项 ２

题项 ３

题项 ４

题项 ５

０ ６８

０ ６７

０ ７４

０ ７８

０ ７８

０ ８５ ０ ５４

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

题项 １

题项 ２

题项 ３

题项 ４

题项 ５

题项 ６

０ ７６

０ ６１

０ ７０

０ ７６

０ ７４

０ ７４

０ ８７ ０ ５２

探索式学习

题项 １

题项 ２

题项 ３

题项 ４

题项 ５

０ ７２

０ ７８

０ ７７

０ ６８

０ ６５

０ ８４ ０ ５２

利用式学习

题项 １

题项 ２

题项 ３

题项 ４

题项 ５

０ ７３

０ ７２

０ ７７

０ ７７

０ ７１

０ ８６ ０ ５５

产品 ／ 服务创新

题项 １
题项 ２
题项 ３
题项 ４
题项 ５

０ ７３
０ ７６
０ ７１
０ ７６
０ ７６

０ ８６ ０ ５５

工艺 ／ 服务流程创新

题项 １
题项 ２
题项 ３

０ ７５
０ ８１
０ ８０

０ ８３ ０ ６２

　 　 注：Ｎ ＝ ３５７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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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区分效度分析。 由表 ３ 可知，六因子模型的拟合度（χ２（３６２） ＝ ６７５ １６，ＴＬＩ ＝ ０ ９４，ＣＦＩ ＝
０ ９５，ＲＭＳＥＡ ＝０ ０５）明显优于其他因子模型。 同时由表 ４ 可知，每个潜变量信度系数都大于其与

其他潜变量的相关系数。 这表明六个潜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 ３ 区分效度分析

模型 χ２ ｄｆ ＴＬＩ ＣＦＩ ＲＭＳＥＡ

零模型ａ ６１６１ ３６ ４０６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２０
六因子模型 ６７５ １６ ３６２ ０ ９４ ０ ９５ ０ ０５
五因子模型ｂ ７７５ ０１ ３６７ ０ ９２ ０ ９３ ０ ０６
五因子模型ｃ ７０６ ９９ ３６７ ０ ９４ ０ ９４ ０ ０５
五因子模型ｄ ７２７ ５６ ３６７ ０ ９３ ０ ９４ ０ ０５
五因子模型ｅ ９７７ ０２ ３６７ ０ ８８ ０ ８９ ０ ０７
五因子模型ｆ ９３５ ９５ ３６７ ０ ８９ ０ ９０ ０ ０７
五因子模型ｇ ９６１ ７４ ３６７ ０ ８８ ０ ８９ ０ ０７

五因子模型ｈ ９３１ ５５ ３６７ ０ ８９ ０ ９０ ０ ０７

五因子模型ｉ ９６０ ９７ ３６７ ０ ８７ ０ ９０ ０ ０７

五因子模型ｊ ８４０ ９６ ３６７ ０ ９１ ０ ９２ ０ ０６

五因子模型ｋ ９９６ ５５ ３６７ ０ ８８ ０ ８９ ０ ０７

五因子模型ｌ ８４０ ９６ ３６７ ０ ９１ ０ ９２ ０ ０６

三因子模型ｍ ８５５ ７１ ３７４ ０ ９１ ０ ９２ ０ ０６

单因子模型ｎ １６７０ ３３ ３７７ ０ ７６ ０ ７８ ０ １０

　 　 注：Ｎ ＝ ３５７；ａ 所有测量项目之间没有关系；ｂ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与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合并为一个因子；ｃ探索式学习

和利用式学习合并为一个因子；ｄ 产品 ／ 服务创新和工艺 ／ 服务流程创新合并为一个因子；ｅ 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与探索式学习

合并为一个因子；ｆ 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与利用式学习合并为一个因子；ｇ 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与探索式学习合并为一个因

子；ｈ 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与利用式学习合并为一个因子；ｉ 探索式学习和产品 ／ 服务创新合并为一个因子；ｊ 探索式学习和工

艺 ／ 服务流程创新合并为一个因子；ｋ 利用式学习和产品 ／ 服务创新合并为一个因子；ｌ 利用式学习和工艺 ／ 服务流程创新合并为一

个因子；ｍ 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和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产品 ／ 服务创新和工艺 ／ 服务流程创新合

并为一个因子；ｎ 所有变量合并为一个变量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 相关性分析

由表 ４ 可知，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与产品 ／服务创新（ ｒ ＝ ０ ５５，ｐ ＜ ０ ０１）和工艺 ／服务流程创

新（ ｒ ＝ ０ ５９，ｐ ＜ ０ ０１）显著地相关；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与产品 ／服务创新（ ｒ ＝ ０ ４７，ｐ ＜ ０ ０１）和
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 ｒ ＝ ０ ５４，ｐ ＜ ０ ０１）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与探索式学习

（ｒ ＝ ０ ５８，ｐ ＜ ０ ０１）和利用式学习（ ｒ ＝ ０ ５９，ｐ ＜ ０ ０１）显著相关；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与探索式

学习（ ｒ ＝ ０ ５９，ｐ ＜ ０ ０１）和利用式学习（ ｒ ＝ ０ ６５，ｐ ＜ ０ ０１）有显著相关关系。 同时，探索式学习与

产品 ／服务创新（ ｒ ＝ ０ ６０，ｐ ＜ ０ ０１）和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 ｒ ＝ ０ ６４，ｐ ＜ ０ ０１）显著相关；利用式学

习与产品 ／服务创新（ ｒ ＝ ０ ５８，ｐ ＜ ０ ０１）和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 ｒ ＝ ０ ６５，ｐ ＜ ０ ０１）显著相关。 这为

本研究提供了初步的证据。
表 ４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 行业 —

２． 国有企业 ０ １６∗∗ —

０８

叶一娇，吕逸婧，邓昕才，何燕珍　 破解技术创新驱动力的学习障碍：柔性化力量



续表 ４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３． 民营企业 － ０ ０８ － ０ ７８∗∗ —

４． 企业规模 － ０ １７∗∗ ０ ３３∗∗ － ０ ４２∗∗ —
５． 企业成立

年数
－ ０ ２１∗∗ ０ ４８∗∗ － ０ ４６∗∗ ０ ４８∗∗ —

６．协调柔性人

力资源管理
－ ０ １５∗∗ － ０ １８∗∗ ０ １４∗∗ － ０ ０２ － ０ ０７ （０ ８７）

７．资源柔性人

力资源管理
－ ０ １９∗∗ － ０ １５∗∗ ０ ０９ ０ ０６ ０ ０４ ０ ７３∗∗ （０ ８５）

８． 探 索 式

学习
－ ０ ２２∗∗ － ０ ２０∗∗ ０ １５∗∗ ０ ０６ － ０ ０１ ０ ５９∗∗ ０ ５８∗∗ （０ ８４）

９． 利 用 式

学习
－ ０ １９∗∗ － ０ ２５∗∗ ０ １６∗∗ － ０ ０３ － ０ １２∗ ０ ６５∗∗ ０ ５９∗∗ ０ ７８∗∗ （０ ８６）

１０． 产 品 ／ 服
务创新

－ ０ ３３∗∗ － ０ ３０∗∗ ０ １７∗∗ ０ ０６ － ０ ０９ ０ ４７∗∗ ０ ５５∗∗ ０ ６０∗∗ ０ ５８∗∗ （０ ８６）

１１． 工 艺 ／ 服
务流程创新

－ ０ ３０∗∗ － ０ ２６∗∗ ０ １８∗∗ ０ ０６ － ０ ０５ ０ ５４∗∗ ０ ５９∗∗ ０ ６４∗∗ ０ ６５∗∗ ０ ７５∗∗ （０ ８３）

均值 ０ ２９ ０ ２９ ０ ６０ ２ ７６ ２１ ０６ ３ ７３ ３ ６８ ３ ７５ ３ ８４ ３ ５９ ３ ６３

标准差 ０ ４６ ０ ４６ ０ ４９ ０ ８４ １６ ５５ ０ ６６ ０ ６９ ０ ６４ ０ ６２ ０ ７４ ０ ７４

　 　 注：Ｎ ＝ ３５７；∗∗表示 ｐ ＜ ０ ０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括号内为潜变量的信度系数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３． 路径分析与假设检验

（１）主效应检验。 主效应的检验结果如表 ５ 所示。 为了检验假设 Ｈ１ａ，本研究构建了资源柔性

人力资源管理和产品 ／服务创新（Ｍ１ａ１）、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和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Ｍ１ａ２）两个

结构方程模型。 结果显示，模型 Ｍ１ａ１（χ２（７４） ＝ １１８ ０９，ＴＬＩ ＝ ０ ９７，ＣＦＩ ＝ ０ ９８，ＲＭＳＥＡ ＝０ ０４）和模

型 Ｍ１ａ２（χ２（４９） ＝ ５０ ０１，ＴＬＩ ＝ ０ ９７，ＣＦＩ ＝ ０ ９８，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４）都具有较好的拟合程度，并且资源

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对产品 ／服务创新（ β ＝ ０ ５８，ｐ ＜ ０ ０１）和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 β ＝ ０ ６５，ｐ ＜
０ ０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因此，假设 Ｈ１ａ得到数据支持。

为了检验假设 Ｈ１ｂ，本研究构建了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和产品 ／服务创新（Ｍ１ｂ１）、协调柔性

人力资源管理和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Ｍ１ｂ２）两个结构方程模型。 结果显示，模型 Ｍ１ｂ１ （χ２ （８８） ＝
１４２ ４１，ＴＬＩ ＝ ０ ９７，ＣＦＩ ＝ ０ ９８，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４）和模型 Ｍ１ｂ２ （χ２ （６１） ＝ ８２ ４１，ＴＬＩ ＝ ０ ９８，ＣＦＩ ＝ ０ ９９，
ＲＭＳＥＡ ＝０ ０３）有较好的拟合效果，同时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对产品 ／服务创新（β ＝０ ４７，ｐ ＜０ ０１）
和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β ＝０ ５７，ｐ ＜０ ０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因此，假设 Ｈ１ｂ得到数据支持。

为了检验假设 Ｈ２ａ，本研究构建了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和探索式学习（Ｍ２ａ１）、资源柔性人力

资源管理和利用式学习（Ｍ２ａ２）两个结构方程模型。 结果显示，模型 Ｍ２ａ１ （ χ２ （７４） ＝ １１５ ０１，ＴＬＩ ＝
０ ９７，ＣＦＩ ＝ ０ ９８，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４）和模型 Ｍ２ａ２ （ χ２ （７４） ＝ ９５ ３４，ＴＬＩ ＝ ０ ９９，ＣＦＩ ＝ ０ ９９，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３）有较好的拟合效果，并且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对探索式学习（β ＝ ０ ６５，ｐ ＜ ０ ０１）和利用式

学习（β ＝ ０ ６８，ｐ ＜ ０ ０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因此，假设 Ｈ２ａ得到数据支持。
为了检验假设 Ｈ２ｂ，本研究构建了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和探索式学习（Ｍ２ｂ１）、协调柔性人力

资源管理和利用式学习（Ｍ２ｂ２）两个结构方程模型。 结果显示，模型 Ｍ２ｂ１ （ χ２ （８８） ＝ １１０ ９４，ＴＬＩ ＝
０ ９９，ＣＦＩ ＝ ０ ９９，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３）和模型 Ｍ２ｂ２（χ２（８８） ＝ １３１ ５２，ＴＬＩ ＝ ０ ９８，ＣＦＩ ＝ ０ ９８，ＲＭＳＥ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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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４）有较好的拟合效果，并且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对探索式学习（β ＝ ０ ６５，ｐ ＜ ０ ０１）和利用式

学习（β ＝ ０ ７２，ｐ ＜ ０ ０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因此，假设 Ｈ２ｂ得到数据支持。
为了检验假设 Ｈ３ａ，本研究构建了探索式学习和产品 ／服务创新（Ｍ３ａ１）、探索式学习和工艺 ／服

务流程创新（Ｍ３ａ２）两个结构方程模型。 结果显示，模型 Ｍ３ａ１ （ χ２ （７４） ＝ １３７ １６，ＴＬＩ ＝ ０ ９６，ＣＦＩ ＝
０ ９７，ＲＭＳＥＡ ＝０ ０５）和模型 Ｍ３ａ２（χ２ （４９） ＝ ６７ ５５，ＴＬＩ ＝ ０ ９８，ＣＦＩ ＝ ０ ９９，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３）有较好

的拟合效果，并且探索式学习对产品 ／服务创新（β ＝ ０ ６１，ｐ ＜ ０ ０１）和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 β ＝
０ ７１，ｐ ＜ ０ ０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因此，假设 Ｈ３ａ得到数据支持。

为了检验假设 Ｈ３ｂ，本研究构建了利用式学习和产品 ／服务创新（Ｍ３ｂ１）、利用式学习和工艺 ／服
务流程创新（Ｍ３ｂ２）两个结构方程模型。 结果显示，模型 Ｍ３ｂ１ （ χ２ （７４） ＝ １１８ １２，ＴＬＩ ＝ ０ ９７，ＣＦＩ ＝
０ ９８，ＲＭＳＥＡ ＝０ ０４）和模型 Ｍ３ｂ２（χ２（４９） ＝ ７１ ９７，ＴＬＩ ＝ ０ ９８，ＣＦＩ ＝ ０ ９９，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４）有较好

的拟合效果，并且利用式学习对产品 ／服务创新（β ＝ ０ ５９，ｐ ＜ ０ ０１）和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 β ＝
０ ７１，ｐ ＜ ０ ０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因此，假设 Ｈ３ｂ得到数据支持。
表 ５ 主效应检验

模型
β

（标准化）
χ２ ｄｆ ＴＬＩ ＣＦＩ ＲＭＳＥＡ

Ｍ１ａ１ 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产品 ／ 服务创新 ０ ５８∗∗ １１８ ０９ ７４ ０ ９７ ０ ９８ ０ ０４
Ｍ１ａ２ 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工艺 ／ 服务流程创新 ０ ６５∗∗ ８０ ０１ ４９ ０ ９７ ０ ９８ ０ ０４
Ｍ１ｂ１ 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产品 ／ 服务创新 ０ ４７∗∗ １４２ ４１ ８８ ０ ９７ ０ ９８ ０ ０４
Ｍ１ｂ２ 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工艺 ／ 服务流程创新 ０ ５７∗∗ ８２ ４１ ６１ ０ ９８ ０ ９９ ０ ０３
Ｍ２ａ１ 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探索式学习 ０ ６５∗∗ １１５ ０１ ７４ ０ ９７ ０ ９８ ０ ０４
Ｍ２ａ２ 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利用式学习 ０ ６８∗∗ ９５ ３４ ７４ ０ ９９ ０ ９９ ０ ０３
Ｍ２ｂ１ 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探索式学习 ０ ６５∗∗ １１０ ９４ ８８ ０ ９９ ０ ９９ ０ ０３
Ｍ２ｂ２ 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利用式学习 ０ ７２∗∗ １３１ ５２ ８８ ０ ９８ ０ ９８ ０ ０４
Ｍ３ａ１ 探索式学习→产品 ／ 服务创新 ０ ６１∗∗ １３７ ６１ ７４ ０ ９６ ０ ９７ ０ ０５
Ｍ３ａ２ 探索式学习→工艺 ／ 服务流程创新 ０ ７１∗∗ ６７ ５５ ４９ ０ ９８ ０ ９９ ０ ０３
Ｍ３ｂ１ 利用式学习→产品 ／ 服务创新 ０ ５９∗∗ １１８ １２ ７４ ０ ９７ ０ ９８ ０ ０４
Ｍ３ｂ２ 利用式学习→工艺 ／ 服务流程创新 ０ ７１∗∗ ７１ ９７ ４９ ０ ９８ ０ ９９ ０ ０４

　 　 注：Ｎ ＝ ３５７；∗∗表示 ｐ ＜ ０ ０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巢模型检验中介效应。 首先，研究结果显示，基本理论模型拟

合程度较好（Ｍｔ，χ２（４８３） ＝ １０５７ ５１，ＴＬＩ ＝ ０ ９０，ＣＦＩ ＝ ０ ９１，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６）。 接着，本研究对部分

中介模型和完全中介模型进行对比分析。 由表 ６ 可知，当加入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对产品 ／服务

创新的关系后，模型拟合度明显变好（Ｍ３，χ２ （４８２） ＝ １０５３ １６，ＴＬＩ ＝ ０ ９０，ＣＦＩ ＝ ０ ９１，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６，Δχ２ ＝ － ４ ５３，ｐ ＜ ０ ０５）。 因此，本研究将模型 Ｍ３ 作为修正模型。 最后，本研究对修正模型的

路径系数进行分析。 如图 ２ 可知，在修正模型中：①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对探索式学习具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β ＝ ０ ４２，ｐ ＜ ０ ０１）；探索式学习对产品 ／服务创新（β ＝ ０ ４１，ｐ ＜ ０ ０１）与工艺 ／服务流

程创新（β ＝ ０ ５０，ｐ ＜ ０ ０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对产品 ／服务创新（ β ＝
０ １８，ｐ ＝ ０ ０６）有弱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说明，探索式学习在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和工艺 ／服务

流程创新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而在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和产品 ／服务创新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假
设 Ｈ４ａ得到部分支持。 ②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对利用式学习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０ ３２，ｐ ＜
０ ０１）；利用式学习对产品 ／服务创新（β ＝ ０ １５，ｐ ＝ ０ ０６）有弱显著的正向影响；利用式学习对工

艺 ／服务流程创新（β ＝ ０ ３５，ｐ ＜ ０ ０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同时，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对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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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创新（β ＝ ０ １８，ｐ ＝ ０ ０６）有弱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说明，利用式学习在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

理和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而在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和产品 ／服务创新间起部

分中介作用，假设 Ｈ４ｂ得到部分支持。 ③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对探索式学习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β ＝ ０ ３５，ｐ ＜ ０ ０１）；探索式学习对产品 ／服务创新（β ＝ ０ ４１，ｐ ＜ ０ ０１）与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β ＝
０ ５０，ｐ ＜ ０ ０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说明，探索式学习在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和产品 ／服务创

新、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和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假设 Ｈ５ａ 得到数据支持。
④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对利用式学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０ ４８，ｐ ＜ ０ ０１）；利用式学习对

产品 ／服务创新（β ＝ ０ １５，ｐ ＝ ０ ０６）有弱显著的正向影响；利用式学习对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β ＝
０ ３５，ｐ ＜ ０ ０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说明，利用式学习在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和产品 ／服务创

新、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和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假设 Ｈ５ｂ得到数据支持。
表 ６ 巢模型比较

模型 χ２ ｄｆ Δχ２ ＴＬＩ ＣＦＩ ＲＭＳＥＡ
Ｍｔ 理论模型 １０５７ ５１ ４８３ — ０ ９０ ０ ９１ ０ ０６
Ｍ１ 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产品 ／ 服务创新 １０５７ ２５ ４８２ － ０ ２６ ０ ９０ ０ ９１ ０ ０６
Ｍ２ 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工艺 ／ 服务流程创新 １０５７ ４１ ４８２ － ０ １０ ０ ９０ ０ ９１ ０ ０６
Ｍ３ 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产品 ／ 服务创新 １０５３ １６ ４８２ － ４ ３５∗ ０ ９０ ０ ９１ ０ ０６
Ｍ４ 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工艺 ／ 服务流程创新 １０５３ ８３ ４８２ － ３ ６８ ０ ９０ ０ ９１ ０ ０６

　 　 注：理论模型 Ｍｔ 是指根据本研究假设关系所构建的完全中介模型；卡方差异（Δχ２）的计算以理论模型（ χ２ ＝ １０５７ ５１，ｄｆ ＝ ４８３）

为基准；∗表示 ｐ ＜ ０ ０５（χ２（１） ＝ ３ ８４）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图 ２　 修正模型的路径分析

注：∗∗表示 ｐ ＜ ０ ０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 ＋ 表示 ｐ ＜ ０ １０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五、 研究结论与讨论

１． 结论与理论意义

随着环境动态性的加剧，如何构筑柔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以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已成为企业持

续发展过程中所必须思考的关键问题之一（何会涛和彭纪生，２００８） ［１］。 然而，目前针对柔性人力

资源管理的理论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这对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完善和企业管理实践而言，
无疑是一个较大的缺憾（Ｃｈａｎｇ 等，２０１３） ［１４］。 因此，本研究基于组织学习理论，以组织学习为中介

变量，探索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
首先，本研究基于 Ｃｈａｎｇ 等（２０１３） ［１４］的研究，详细探讨了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技术创新

的影响。 进一步地，本研究将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划分为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和协调柔性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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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管理，同时将企业技术创新划分为产品 ／服务创新和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 研究发现，资源柔性人

力资源管理和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都有利于促进企业的产品 ／服务创新和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
这一研究结论拓展了 Ｃｈａｎｇ 等（２０１３） ［１４］的研究结论，完善了柔性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框架，同时

深化了对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理解。
其次，本研究以组织学习理论为基础，探索了组织学习中介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探索式学习

和利用式学习在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但作用的机制存在差

异。 具体而言，探索式学习在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和产品 ／服务创新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的作

用，而在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和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的关系中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 利用式学习

在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和产品 ／服务创新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而在资源柔性人力资源

管理和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的关系中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 探索式学习在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

和产品 ／服务创新、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和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的关系中都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
利用式学习在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和产品 ／服务创新、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和工艺 ／服务流程

创新的关系中都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
这一研究结论表明，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对于产品 ／服务创新、工艺 ／服务流程创新的影响必

须通过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的中介作用才能发生；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对于工艺 ／服务流程

创新的影响必须通过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的中介作用才能发生。 然而，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

理既可以通过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间接促进产品 ／服务创新的提升，也可以直接促进产品 ／服
务创新的提升。 这一结论不仅回应了 Ｃｈａｎｇ 等（２０１３） ［１４］ 提出的应更加关注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中

介机制的呼吁，同时丰富了柔性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理论视角，为打开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技

术创新之间的“黑箱”积累了实证依据。
２． 实践启示

首先，企业应将“柔性”纳入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中，充分培育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以促进企

业技术创新的提升。 由于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和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有利于同时促进技术创

新，企业应同时加强对这两个子系统的建设，以最大化柔性人力资源管理的积极影响。 一方面，企
业可以从人力资源的招募、培训与工作设计等方面入手，拓展知识资源与技能资源的多样性。 具体

而言，企业应针对市场环境与顾客价值流的变化，招募异质性的员工，及时更新培训内容和培训方

式，采取岗位轮换等方式来丰富人力资本池（Ｃｈａｎｇ 等，２０１３） ［１４］。 另一方面，企业应充分利用先进

的信息系统，加强对知识技能的存储、定位与调配；也可采用团队薪酬、团队绩效评估和员工参与管

理等方式，全方位激发员工的合作意愿、主动性和创造性（Ｗａｙ 等，２０１５［１１］；Ｃｈａｎｇ 等，２０１３［１４］）。
其次，本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学习是链接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枢纽。 因此

企业应从多个方面促进组织学习，为柔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用发挥提供保障。 首先，企业应努力维

护企业成员之间信任与合作的关系，培育积极的学习氛围（何会涛和彭纪生，２００８） ［１］。 其次，企业

应构建正式的学习机制，为组织学习提供必要的条件与保障。 具体而言，企业可以任用具有学习导

向的领导者、提供系统的员工培训机制、采用团队薪酬和团队绩效评估等实践方式来推动企业的探

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邱伟年等，２０１１） ［３２］。 最后，企业应提供畅通的沟通渠道，为知识共享和信息

反馈提供保障。 此外，企业应积极搜集反馈信息，对学习效果进行评估和反省，不断完善学习机制（林
筠和王蒙，２０１４） ［３５］。 同时，由于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在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

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因此企业应平衡好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共同推进二者的发展。
３． 未来研究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的样本来自福建省、贵州省、湖北省和江苏省四个地区的企业，缺少其他地区的数

据支撑。 因此，后续研究可以在其他地区中进行大样本调查，提高本研究的外部效度。 其次，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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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基于 Ｃｈａｎｇ 等（２０１３） ［１４］的研究，重点关注了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层次变量的作用效果。 然

而，目前尚未有研究对柔性人力资源管理的动力机制加以关注。 实际上，该研究取向对于柔性人力

资源管理的培育和发展是极其关键的。 因此，后续研究可以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和领导理

论的视角出发，探索企业文化、ＣＥＯ 特质等因素对柔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推动作用。 最后，本研究虽

有利于丰富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变量关系的研究，但对于全面了解柔性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

机制是远远不够的。 后续研究可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探索：第一，考察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绩效

等其他企业层次变量的作用效果；也可基于郑雅琴等（２０１４） ［１５］ 的研究，探索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对

员工的影响，以期揭开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从上至下、由宏观到微观的传导机制。 第二，从多重的理

论视角来阐释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后果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 第三，未来研究可以继续探讨

柔性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边界，完善柔性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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